
留
住
今
天
的
太
陽    

陳
月
雲 

小
時
候
，
我
常
常
指
著
天
邊
的
太
陽
，
問
媽
媽
：「
太
陽
為
什
麼
會
下
山
？
太

陽
下
山
後
，
到
哪
裡
去
了
？
」
媽
媽
笑
著
告
訴
我
：「
太
陽
躲
到
山
裡
睡
覺
，
明
天

一
早
就
會
醒
來
。
」
望
著
火
紅
的
夕
陽
，
心
裡
有
點
失
望
，
好
想
留
住
每
一
天
的
太

陽
。 

有
一
天
放
學
，
我
看
著
夕
陽
，
突
發
奇
想
：「
我
要
和
太
陽
比
賽
，
要
在
太
陽

下
山
前
回
到
家
。
」
於
是
，
加
緊
腳
步
，
急
速
走
著
。
我
不
理
同
學
的
玩
鬧
，
也
不

管
店
家
的
叫
賣
聲
，
更
不
願
逗
留
在
玩
具
店
的
窗
前
，
只
想
趕
快
回
到
家
。 

一
路
上
，
追
著
自
己
的
影
子
，
很
快
就
到
家
了
。
當
我
站
在
家
門
口
，
轉
身
看

到
夕
陽
對
我
露
出
笑
臉
，
心
裡
充
滿
感
動
。
我
欣
喜
的
告
訴
媽
媽
：「
太
陽
還
沒
下

山
休
息
，
我
比
太
陽
快
！
」 

從
此
以
後
，
和
太
陽
比
賽
成
了
我
最
喜
歡
的
遊
戲
。
以
前
，
我
的
作
業
都
是
在

太
陽
下
山
後
才
開
始
寫
。
現
在
，
我
一
回
家
便
專
心
寫
作
業
，
盡
量
太
陽
還
留
在
天

邊
前
完
成
。
這
麼
一
來
，
由
於
有
更
多
的
時
間
，
做
自
己
想
做
的
事
，
常
讓
我
有
勝

利
的
喜
悅
。 

現
在
，
我
總
在
太
陽
下
山
前
，
乖
乖
的
把
該
做
的
事
情
做
完
，
來
「
留
住
」
今

天
的
太
陽
。
當
我
看
著
太
陽
掛
在
天
邊
，
露
出
溫
暖
的
微
笑
，
心
裡
就
很
得
意
。 

 
 



安
平
古
堡
參
觀
記 

今
天
是
學
校
的
戶
外
教
育
日
，
我
們
參
觀
的
地
點
是
位
於
臺
南
的
安
平
古

堡
。
坐
了
好
久
的
車
，
終
於
來
到
我
們
期
待
已
久
的
地
方
。 

我
們
先
參
觀
博
物
館
，
裡
面
放
著
許
多
文
物
：
有
過
往
的
史
料
，
有
古
城
的

模
型
，
還
有
地
圖
和
照
片
。
看
了
這
些
我
才
知
道
，
這
裡
的
古
城
牆
最
早
是
荷
蘭

人
蓋
的
。
後
來
，
鄭
成
功
打
敗
荷
蘭
人
，
駐
守
在
這
裡
，
安
平
這
個
軍
事
要
地
就

更
有
名
了
。 

從
博
物
館
出
來
後
，
我
們
來
到
了
古
炮
平
臺
，
那
裡
有
一
排
古
炮
，
炮
口
對

著
遠
方
，
像
在
想
念
以
前
風
光
的
日
子
，
又
像
在
守
護
著
安
平
古
堡
。
它
們
是
勇

敢
的
士
兵
，
經
過
這
麼
長
的
日
子
，
始
終
堅
守
著
這
片
土
地
。 

我
們
往
上
走
，
附
近
還
有
一
座
瞭
望
臺
，
紅
紅
的
屋
頂
，
白
色
的
牆
，
又
高

又
大
，
是
安
平
古
堡
的
地
標
。
走
上
去
，
站
最
高
處
往
四
面
遠
望
，
可
以
看
到
美

麗
的
風
光
。 

接
近
中
午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走
到
旁
邊
的
公
園
，
裡
頭
有
一
面
老
城
牆
，
上
面

長
滿
樹
根
。
雖
然
經
過
三
百
多
年
，
老
城
牆
還
是
很
堅
固
。
它
安
靜
的
站
在
公
園

裡
，
好
像
在
說
著
過
往
的
故
事
。 

這
次
的
參
觀
，
我
看
到
寶
貴
的
文
物
，
也
認
識
了
安
平
古
堡
的
故
事
，
收
穫

真
的
好
多
！ 



奇
特
的
朋
友     

安
東
尼
‧
聖
修
伯
里 

那
一
天
，
因
為
飛
機
故
障
，
我
一
個
人
在
沙
漠
過
了
一
夜
。
第
二
天
早
上
，

有
個
細
細
的
聲
音
叫
醒
我
：「
請
你
…
…
幫
我
畫
一
隻
綿
羊
！
」
我
跳
了
起
來
，

不
敢
相
信
的
揉
著
眼
睛
，
這
裡
是
沙
漠
正
中
央
，
遠
離
人
煙
快
要
兩
千
公
里
，
這

個
小
男
孩
怎
麼
出
現
的
？ 

看
我
不
說
話
，
他
溫
柔
而
客
氣
的
重
複
說
著
：「
請
你
畫
一
隻
綿
羊
給
我
好

嗎
？
」
他
是
誰
？
他
從
哪
兒
來
？
他
為
什
麼
要
一
隻
綿
羊
？
那
時
的
我
，
竟
然
沒

說
出
心
中
的
疑
問
，
就
拿
出
紙
和
筆
，
打
算
幫
他
的
忙
。 

我
不
太
會
畫
畫
，
上
一
次
畫
畫
是
在
六
歲
的
時
候
，
我
畫
了
一
張
畫
，
畫
完

後
直
冒
冷
汗
，
心
裡
害
怕
極
了
！
可
是
每
個
大
人
都
很
不
以
為
然
的
說
：「
不
過

是
一
頂
帽
子
，
怎
麼
會
可
怕
呢
？
」
那
時
，
我
剛
讀
完
一
本
關
於
原
始
森
林
的

書
，
我
畫
的
真
的
不
是
帽
子
。 

小
男
孩
用
期
待
的
眼
神
看
著
我
：「
你
可
以
開
始
畫
了
嗎
？
」
該
怎
麼
畫
一

隻
綿
羊
呢
？
我
心
裡
半
點
想
法
都
沒
有
，
只
好
在
紙
上
畫
了
六
歲
時
的
那
幅
畫
。

小
男
孩
一
看
到
就
後
退
一
大
步
：「
不
！
不
！
這
太
可
怕
了
，
我
不
要
一
條
吞
下

大
象
的
蟒
蛇
！
」
這
時
，
換
我
驚
訝
得
說
不
出
話
來
，
他
怎
麼
知
道
我
畫
的
就
是

一
條
正
在
消
化
大
象
的
蟒
蛇
？ 

這
就
是
我
和
「
小
王
子
」
認
識
的
經
過
，
在
他
離
開
前
，
我
聽
他
說
了
很
多

的
故
事
。
一
直
到
現
在
，
他
還
是
我
心
中
那
位
最
奇
特
的
朋
友
。 


